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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上網 閱覽各項專欄、焦點新聞、歷史煙雲、今日以斯帖、靈修日記、健康資訊、Read with me、山行文化天地、山行基督徒教育研究中心

《文心沙龍》歡迎海外學子來相聚
每個星期日下午 3 ： 00— 5 ： 00P.M.，我們相聚在一起 〔免費茶點、晚餐招待〕

我們是一群來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異鄉客旅；不論我們現在從事任何行業，但我們有基督的愛以及對中國文化關懷的那把「文心之火」
永不止熄。如您有空，又有一顆「文心」；請來《文心沙龍》，讓我們溫馨的聚在一起分享基督的愛、一起談天說地，以慰鄉愁，一起拾回那曾經擁
有、卻已失落的「文心」。

7 月 2 日 文明衝突中的文明對話 （主講人：朱 易 先生 經濟分析師 亞歷桑那大學博士班研究）
7 月 9 日 生命中的一朵小花 （主講人：趙 君 女士 黑龍江大學 ）
7 月 16 日 （文心基督教會全体，參加退修會；本週停止討論。）
7 月 23 日 文學與靈魂 （主講人：劉慧娟 女士 自由作家 加州大學博士班研究）
7 月 30 日   從戲劇看人生 （主講人：李世宗 先生 作家 美國格林威治大學土木工程博士 ）
8 月 6 日 比較以斯帖與張愛玲筆下女性的描寫 （主講人：賀安慰女士 英國文學碩士）
8 月 13 日 讓生命更完整 （主講人： Shirley 譚女士 四川大學數學碩士）
8 月 20 日 旅美一年情 （主講人：賀璋瑢 女士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歷史學博士）
8 月 27 日 五教并論話真理 （主講人：夏天恩 先生 加州州立大學行為科學碩士）

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6 《 文心基督教會 》（於 San Gabriel Bl.和 Chestnut Ave 的交口
靠 近順發超市，可停車在「現代牙科廖述佑博士」的停車場內，走路到後面房子。）

連絡人： 陳志平 傳道 (626) 236-3451 ； 曾慶華 傳道 ( 909 ) 322-9563

新書贈送  歡迎索取

朱易著：教會大趨勢 李世敏著：驚奇之旅

朱易著：教會復興中的
平信徒

王路加著：四福音書
原文思考

歡迎星期天下午3 ：00—6 ： 00 至下列地址：
813 E. Chestnut Ave., San Gabriel , CA. 91776

《 文心沙龍 》找 曾傳道（909）322-9563
「免費素取」

   美國的全國性的賽車﹐總是吸

引全世界車迷們的目光﹐當然除

了賽車手們的激烈競爭外﹐廣告
商們也絞盡腦汁﹐想找到能一路

奪關的車手﹐並將廣告印到前車

蓋板上去。賽車手們也需要這些

廣告商﹐這樣他們才有經費參加

比賽。

通常這些廣告商都是國際知名
廠商﹐不過偶爾也回出現基督徒

組織。例如近年來﹐賽車手摩根

雪佛德的車蓋上就印有“為耶穌

賽車”的字樣。 

又比如 2004年的賽車事

中﹐巴比﹐勒邦特的車上印

有“基督受難記”﹐為同名

電影作宣傳。

今年科學基督教會找上

有可能在 6月 24日賽事上

晉級的車手康頓﹐格雷為該

組織的創始人的書做廣告﹐

該書名為“Dianetics”﹐

是一本暢銷書。
格雷聲稱該書對他幫助

很大﹐因此接受該機構的贊

助。

賽車組織單位會對所有

賽車手的贊助商和廣告進行

監控﹐但並不輕易介入﹐他
們認為並不是所有的觀眾都

會接受賽車上的所有廣告﹐但觀

眾理解﹐賽車手接受廠商贊助﹐

並在車上印有廣告﹐是他們能參

加比賽的唯一方法﹐因為他們能

接受這些廣告的存在。

在我的記憶中，媽媽一直是愁
容滿面，只有她心情好的時候，
才會偶爾把這首「美酒加咖啡」
哼上幾句。

媽媽是在一個十幾人大的家族
中當人家的媳婦。清晨 5，6點
鐘，她就要起床做早點，然後清
洗整個家族的衣服，整理四層樓
高的每個房間。所以每天她所要
面臨的，就是做也做不完的家
事。

國小畢業就出來工作的她，
個性中養成堅強及不服輸，生為
長女，她一肩擔起外婆家所有的
生計。在外婆家，雖然辛苦，但
血濃於水的親情，讓她可以走下
去，但在這個『家』所有的人只
會說她的短處，指責她的過錯。

像是從一個小火爐跳到一個
大火坑之中，再怎麼堅強的人，
到了這樣子事務繁重的家族，又
有小姑小叔的無情指責，她的丈
夫雖然是家中長子，但卻不曾為
她出過聲……。

一點地位都沒有的她，本以
為生下弟弟，可以為她扳回一
城，就可以比較大聲說話，但她
月子都還沒做完，就又被逼得開

始做那沒天沒夜的家事。然而在
每每出氣在她的丈夫及在她的長
女身上，卻消減不了內心的壓力
與創傷之後，她出軌了。

然後我們這個家也完了……
我曾經很恨她，因為我小時

候，她是照『三餐打』；而在國
中，父母的離婚，更是讓我從童
年的噩夢中，又進入更深的夢魘
之中。

我想，若不是我在那時候還
有一份相信，相信創造主讓我們
家發生這樣的事，是讓我可以知
道祂有「包裝的祝福在」；相信
我的祈求有人聽到，或者，我已
經不在這個世界上了。

之後，因為她的離開，家族
把所有我媽的工作，落到我身
上，然後我就像『阿信』一樣，
除了上學，我每天還要做那做也
做不完的家事……當年我才 16
歲。

這段日子，在外面流浪的媽
媽，幾度也想輕生。電話中，她
哭著交代遺言。而我，心中淌著
血，還要不斷的安慰任性的媽媽
說：媽，我愛你，我們會擔心
你，你不要胡思亂想…

但是我不能告訴她，你說這話
時，是拿著刀，不斷的再次刺傷

我。
每夜，我在哭泣中睡去；每個

夢中，我祈求著像不可能發生的
夢一樣，可以擁有自己的幸福。

「上帝阿！請你收回我的生
命！」我知道自殺不能上天堂，
所以我向上帝呼喊著。至少，讓
祂結束我的生命，不要在這麼痛
苦下去……

當然最後我沒有輕生，上帝也
沒有收回我的生命。

什麼時候我不再流淚了？
大概我也逃了吧！逃離那個讓

我當阿信的「家族」。
她為了我們三個子女，雖然她

過的很苦，但還是硬跟其他親人
借錢買了房子，在我也受不了這
個「家族」而離開後，就跟流浪
的媽媽住在一起。

也許是時間，更也許是親情，
恨漸漸沒有了。慢慢的我才知
道，為什麼我媽媽當時候會逃？
因為她嚮往自由，只是她的方法
錯誤了，想想連我這道德感很強
的人，在那段做「阿信」的時間
中明白，才做家事三四年，就感
到無法呼吸，哪何況是我媽？她
做了十幾年。

所以最後我明白，雖然那個
方法是錯誤的，但我終於能認同
與接納了她的心了。

五，六年了，現在雖不是完
美的每天都有父母在身邊，但，
至少在還是有的爭吵中，我看到
互動及關懷。破碎的大鏡子，變
成兩個有小花的小鏡。
我們努力修飾了花邊。

某天，在我最忙碌地一個夜
深中，媽忽然走出房間關懷的問
我：「怎麼還沒睡？」
我會回答她原因，然後叫她先去
睡。

她笑笑不回答，也不進去，
就坐在我身邊看她的「汽車考照
手冊」（她現在要準備考照），
一邊看她就一邊哼著那首「美酒
加咖啡」，然後，我的眼睛又濕
了……
我想，這也是一種幸福，不是
嗎？

美酒加咖啡
           小羊麥仔

看到最近媒體上沸
沸揚揚報導的名人貪瀆
案件，有個朋友問我：
「如果這時候這位仁兄
信了上帝，是不是他就
可以上天堂？如果是的
話，那我這輩子根本不
用奉公守法，反而應該
盡情做壞事，因為只要
在死前趕快信上帝就好
了？」

面對這類的問題，
我的答案幾乎每次都大
同小異：「首先，我們
不知道何時會死，也許
就在說完這句話的下一
刻；其次，做壞事真的
就是『幸福』嗎？」關
於第一個答案，在我先
前「陳進興死去哪裡誰
能決定」一文裡，已經
有討論過，所以在今天
的短文裡，我想要跟大
家聊的是第二個看法。

相信許多
人在日常生活
中都有遇到過
霸道、不講
理、勾心鬥
角，甚至無所
不用其極打壓
別人的「討厭
鬼」。當我們
因為這些的緣
故，過得不如
意的時候，心
中都會產生一
個問號：為什
麼這些喜歡陷
害別人的人都
能在職場上官
運亨通，在生
活上一帆風

順？上帝為什麼不懲罰
他們？坦白說，有時候
我也會有相類似的疑
惑！但是當我將「做壞
事是否幸福」想得透徹
後，就會發現事實上
「做壞事本身就是最大
的懲罰」！這話怎麼說
呢？

誠如哲學家蘇格拉
底（Socrates）所說
的，人的靈魂是有「理
性」的，唯有透過這份
「理性」本質不斷對自
身進行反思，才能擁有
完善的「自我」，才能
過著「幸福」的生活。
但可惜的是，多數人未
能清楚地體認自己在本
質上是一個「理性」的
個體，因為他們言行舉
止的參考標準均來自不
屬於他們的外在社會，
而社會中充斥的是模糊
不清、甚至錯誤的信念

與嗜好。在這些外在價
值影響下，個人很容易
誤以為金錢、名譽或政
治權力才是他們真正的
欲求，他們沒有認識到
真正的自己應該是誰，
什麼才是他們真正的欲
求。

因此，對蘇格拉底
而言，一個人之所以為
「惡」，必然是無法運
用理性思考，明瞭做該
項惡事對自己靈魂的傷
害；一旦一個人清楚知
道做某件事情可能對自
己的靈魂產生何種傷害
時，就會很自然地「趨
善避惡」。

同樣的道理，從蘇
格拉底的觀點來看，日
常生活中那些耍心機、
打橫砲的投機份子，必
然是無法清楚瞭解當他
們在做這些事情的時
候，事實上是違反自身
靈魂的「理性」本質，
而是受制於肉體或物質
慾望的宰制。

或者從社會心理學
的角度來說，一個若處
心積慮牟取不義之財，
耍特權、處心積慮想要
構陷別人，心裡必然十
分擔心別人也會以同樣
的方式來對付他。因為
他會以自己的價值觀與
思維模式來假想別人的
行事邏輯，認為別人也
跟他們一樣會使一些違
法或不道德的手段，致
使自己整天生活在充滿
鬥爭誣陷的恐懼之中而
無法自拔！

當然，我們還可以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做壞事的當下人們通常
得提心吊膽，僥倖成功
後還得持續背負著隨時
可能被揪出來的重擔。
這種惶惶不能終日的感
覺要如何卸除呢？無疑
地，一直要到東窗事發
的那天才能真正的了
結。

就實際社會關係面
來看，做壞事的殺傷力
就明顯了。表面上，為
了求取便利或滿足自己
的私利，有些人會竭盡
所能地去奉承、賄賂那
些可以運用特權幫助自
己達成目的的人。但是
在實際上，這種共犯結
構是處在彼此利用、互
不信任的基礎上，一旦
投機者發現自己原先賄
賂的對象已喪失權勢，
或有其他管道更可以協
助自己達成目標，這些
投機者通常會毫不考慮
地跳槽。因為這種共犯
結構的形成，純粹是出
於雙方的「私利」，一
旦有一方認為這個終極
目標不再能夠實現，關
係的結束是必然的。

也因此，每當我生
活過得不如意，質疑上
帝為什麼都不趕快懲罰
那些壞人的時候，答案
似乎已經明確地呈現在
我眼前。「做壞事本身
就是最大的懲罰」！因
為做壞事對當事人而
言，就是在持續地殘害
自己的靈魂、心理與社
會關係。

做壞事本身就是最大的懲罰

徐敏雄


